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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柴劍虹

1900年 6月 22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重新面世，石破

天驚，舉世矚目。隨即，因藏經洞大量珍貴古代寫本流失

海外，一門代表「世界學術新潮流」的敦煌學迅速形成，而

迎立潮頭的國內學者卻寥若晨星；至於遠赴歐洲尋訪敦煌

寫卷的僅數人而已，之中就有姜亮夫先生。姜老晚年，曾

幾次同我談起他 20世紀 30年代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抄寫敦

煌卷子的情景，大約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含辛茹苦，廢

寢忘食。他是自費去的，在巴黎這個「世界藝術之都」裡，

自甘寂寞，遠離塵囂，捨棄一切消閒，伏案埋首於故紙堆

中，不僅要節衣縮食，費神傷目，而且放棄了獲得博士學位

的機會。 20世紀 90年代初，姜老的視力已經衰減到只能

勉強辨認眼前的指影，但每當他對我講起在歐洲的辛勞，

便雙目炯然有光，流露出無悔無怨的剛毅神色。



vi  敦煌學概論

在我國老一輩的敦煌學家中，姜亮夫先生不僅是第一

位撰寫普及敦煌文化與敦煌學知識讀物的名家（這有 1956

年出版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書為證），也是第一

位在高校開辦敦煌學講習班的大師，這本《敦煌學概論》就

是根據他在 1983年的講課錄音整理而成的。《敦煌學概論》

是我國第一本講述敦煌學的簡明教材。姜亮夫先生以自己

走上研治敦煌學的親身經歷與感受入題，娓娓道來，飽含

愛國主義的情感與對年輕一代的熱切期望，推本溯源，深

入淺出，從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評述敦煌學在中國

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價值，又言簡意賅地介紹了敦煌文獻

與藝術品的豐富內容，講授了如何研究敦煌寫卷的方法。

一本不足八萬字的小書，其內涵之豐富，學問之廣博，感情

之充沛，均非一般的高頭講章之所能及，也絕不亞於一些

皇皇巨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本小書是姜先生一生

教學與研究敦煌學的結晶，也是他治學精神與人格魅力的

集中體現。姜老生前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傳統文化的普

及工作。他對普及敦煌文化與敦煌學知識高度重視並身體

力行，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因為

沒有普及，提高便失去了堅實的基礎；沒有普及，人才的

培育就缺乏充沛的營養。姜老開設敦煌學的講習班，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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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性的讀物與教材，既開了我國高校培養敦煌學專門人

才的先河，也是讓更多的學人感受「世界學術新潮流」的有

益嘗試，這在敦煌學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我常常感慨遠隔萬里的浙江與敦煌之間的緣分。姜老

是雲南昭通人，青年時代北上求學，又遠赴歐洲尋訪國寶，

後歸國任教，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最後定教席於杭州大學。

於是，浙江學子有幸，能在一位大師的諄諄教誨下耕耘楚

辭學、敦煌學、語言學的園地，培養出了數代學術精英。

我自小生長在西子湖畔，算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而且與

姜老的愛女姜昆武還是「杭高」同級學友，但因 1961年到

北京師範大學學習，畢業後又到新疆任教，無緣涉足姜老

門牆；然而，我既與大西北有緣，亦與敦煌有緣，終於得以

在姜老晚年多次親聆大師的教誨。尤其讓我難以忘懷的是，

姜老在病榻上和我談得最多的話題，就是如何為年輕學子

創造更多更好的學習進修條件，去完成老一輩想做而未能

做成、做好的課題。

1983年 8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成立後，根

據包括姜老在內的著名學者的建議，中央批給學會一筆經

費，用以開展敦煌學的資料整理、學科建設與成果出版。

當時學會專門撥了幾萬元錢，作為姜老敦煌學著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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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可是，姜老一直捨不得用，想用來扶植青年人。有

一次，姜老針對杭大古籍所裡有的負責人與年輕教師鬧矛

盾的事，動情地對我講：「對青年人要發揮他們的長處 ，真

心地培養他們。如某某人，有發展前途，就應該給他創造

機會，比如送他出國去進修。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的，不光

是懂俗語詞，有條件還要多學外語，學習古印度的梵文，學

習古代西域那些少數民族語言，我們的敦煌學研究才能彌

補空白，老一輩未做成的事才能做好。」當時，出於對姜老

健康的關心，教育部的一位領導曾勸他「垂簾不聽政」。他

跟我說：「這我恐怕做不到。」確實，他一直在過問、關切

所裡的事，絕非為了被有些人看重的權力，而是為了教學

與研究的順利進行，為了年輕人的健康成長。 1994年夏，

杭大幾位青年教師陪我到浙江醫院去探望姜老，當時他已

不能說話，恐怕眼睛也看不見我們，可一聽見我們的聲音，

馬上露出笑容，並伸出手來和我們緊緊相握，表達了他對

後輩的關愛與期望。

斯人已逝，事業長存。我想，這本《敦煌學概論》再次

推出，也是對姜亮夫先生最好的一個紀念。十八年前《敦煌

學概論》在中華書局初版時，我有幸擔任此書的責任編輯，

這大概是今天北京出版社的同行委託我寫這篇「前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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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因。八年前姜老仙逝時，我曾趕回杭州為他送行，當

時很想寫一些悼念的文字，卻久久不能下筆。去年召開紀

念姜老百歲誕辰的學術研討會，我寫了一篇重新閱讀《敦

煌—偉大的文化寶藏》體會的文章，終覺得言猶未盡。這

篇「前言」，就算是一點補充吧。

2003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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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我是從一無所知慢慢走到喜愛敦煌學的，其間經歷，

相當艱苦，許多條件不允許我做得很痛快，是輾轉地想着法

子，拼拼湊湊地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的。現在想起這段經歷

來，一面覺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卻又感到非常高興：因為

在條件如此不充足的情況下，居然讓我做成了一些事。

敦煌學之所以吸引了我，與我的興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

老師教育有關。近年來，我有一個關於教育的設想：就是一

個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條件相配合。條

件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條件，一種是社會環境。譬如一個人

記憶力很好，他可能搞歷史；另一個人理解力很強，他就適

於搞哲學或自然科學。所以，一個人生理上的特點，與他的

前途、成就，有很大的關係。在此，我想講講自己生理上的

優劣。老師、親友往往說我的天賦是比較強硬的，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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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覺得是一個很遲鈍的人。也因為遲鈍，才引出幾件事情

來。其一是我一輩子不做欺騙人的事情，一輩子讀書都是規

規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的，也就是說自己

知道廉恥。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因此，我在學術研究道路

上，就有一種毫不為人所難的脾氣。 30年代，在很艱難的條

件下，靠教書積攢起來的幾個錢，到歐洲去。假如沒有這個

戇脾氣，我自然也不會鑽進敦煌學，因為那個時候，我沒有

地位和經濟支持。等我到了巴黎，看過幾十個博物館以後，

才下決心把我國文物搞回來。為此，我連從巴黎大學得博士

學位的機會也放棄了，聽從王重民先生的話，加入他們的行

列。這個行列，當時在歐洲只有三個人：王重民、向達和我。

他倆是以公費到歐洲去的，我卻是自費的。因此，我奮鬥的

範圍是比較小的，王重民先生分我搞漢語音韻，我自己稍微

擴大了一點，也搞儒家經典、道家經典等卷子。假如我不是

戇頭戇腦的話，哪個不想得個博士學位歸國呢！生性使我這

樣。另一方面是家庭和老師的教育。我父親是雲南東部昭通

十二州縣光復時的領導人之一，年輕時，就接受梁任公、章

太炎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愛國的人。他平常教我愛國思想，

從小就要我讀格致教科書等科學知識的書。總結父親給我的

影響，主要是這兩方面。有一回，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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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被父親發現了。他啟發我：孩兒，你要看《紅樓夢》，

是怎麼看的？講給我聽聽。我怎麼講得出來，不過是看故事

嘛！父親就說：裡邊的人仔細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你給我

找出分別來。我得了這個題目，《紅樓夢》是仔仔細細地看

過的。所以，現在還稍稍有點《紅樓夢》的知識，雖然，從那

以後，我不看了，從中學畢業到考上大學，再也沒有看過。

我想我的情況對大家會有所啟發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自

己，首先了解自己應該走甚麼路。譬如搞敦煌學吧，有的人

對搞佛教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對搞儒家經典有興趣，有的人

可能有興趣搞歷史，也有的人想搞藝術，等等，因人而異。

你們對於自己的思想、生活及性情脾氣有個了解以後，走起

路來是輕快的，是能夠堅持到底的。不然的話，見異思遷就

完了。我父親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他喜歡文天祥的《正

氣歌》，幾乎每年都要寫一次，並且都寫成大的條屏，可以

在牆上掛的。所以，我八歲時就把它背熟，父親給我講解。

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愛國主義思想，恐怕要數父親的影響來

得大。

我也有缺點，一生脾氣很戇的，到處和人家不合。解放

初，我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因為拿出去，人家不歡迎，發

表以後要受批評的，所以，就不發表，這是我的缺點。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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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繫群眾，但是，我一生職業是教書，所以，我對青年是

熱愛的。為了青年，再大的苦我都吃得，這也是我的脾氣。

我從事敦煌學，也同這脾氣有關。早年在四川讀書，一

位老師教我讀詩詞，告訴我朱彊村的《彊村叢書》收的第一

種詞集是敦煌發現的，即《雲謠集》曲子詞。從此，我開始

知道敦煌有材料，但是，還不懂。後來到北京讀書，王國維

先生經常告訴我們：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有，你們去看看

吧！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也有，你們去看看吧！因此，我

經常去清華圖書館找敦煌的東西看，從此，產生興趣。及到

後來，見了王重民，要我去搞敦煌的音韻卷子，我同意了。

抄了許多卷子，拍了許多照片，又看了許多壁畫。伯希和的

《敦煌圖錄》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這本書裡，我發現我們整

個文化史裡許許多多的東西，突然愛好敦煌藝術了。抗戰期

間，我正在四川，他們組織了一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

會，請了三個人：向達、常書鴻和我，要我們到敦煌去設計

一下。向達和常書鴻去了，我沒有去。向達回來告訴我敦煌

藝術的體系是怎麼樣子的，又給我看了許多照片，更激發我

對敦煌藝術的愛好。當時，我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教書，

由於找不着材料，身邊只有從巴黎拍攝回來的幾百張敦煌卷

子的照片。既然不能研究敦煌藝術，就研究敦煌卷子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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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刻想念着敦煌藝術。這個時候我在讀五代人的詞，看

到許多同敦煌藝術有關係的材料。記得有個學生來問我：《木

蘭詞》的「對鏡貼花黃」怎麼個講法？他說：我們看了若干

書，都講不出來。我說我從《敦煌圖錄》裡看出來了。原來

唐末五代的婦女喜歡剪些花鳥貼在臉上，譬如剪個蝴蝶、牡

丹花，甚麼蟲鳥之類，貼在臉上。後來我又在溫庭筠的十八

首《菩薩蠻》詞（專講婦女裝飾的）中下工夫，拿敦煌文物來

證明溫庭筠的詞，得到了說明。不過，我這個說法多少還是

一種感性認識，還沒有落到理性，等到我在三台做了三年多

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之後，才從感性轉到理

性。這裡不單單是讀讀詩詞而已，而是整個敦煌文物都在說

明與中國全部文化有關係。因此，我轉而搞歷史，搞音韻學。

這個時候，我完成了幾個東西，一個是《瀛涯敦煌韻輯》，一

個是敦煌傳記，譬如關於敦煌王的傳記，那時稱陀西王，有

兩家：張家和曹家。我給他們作了很詳細的注解，補了《唐

書》和《五代史》。還寫了一篇關於敦煌科學家的傳。以上是

我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兩個階段，從藝術品慢慢地轉入遺書。

到現在為止，我仍然以敦煌卷子為基礎，到底有些甚麼結

果，很難說。我也不敢說我取得的一些結果就完全成熟了，

現在也還想加深、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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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五十年來的成果，一樣一樣地說一說，可能對從事敦

煌學研究的同志有些幫助。我的成果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校錄，即將敦煌卷子拿出來校對並抄錄，有次序有系

統地搞；一類是研究。校錄工作往往為研究工作做基礎，根

據校錄好的材料進行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工作追不上校錄

工作，因此，現在還有不少校錄的東西只能成為校錄，沒有

法子進行研究。當然這也是直接與敦煌學有關係的東西。

另外，是為敦煌學而做的工具性的東西，譬如我把敦煌

所出的佛教經典做了個統計，得了一個結果，對我們將來研

究敦煌學可能有用處。

我還做了一些敦煌卷子的摘錄。這些東西沒有法子考

證，而是為以後研究提供一種方便的。譬如說敦煌卷子有一

個尺度：卷子多大、多長，每行多少字等，有一定規矩。這

個卷子寫完以後，最後寫甚麼人寫的，誰翻譯的，也有一定

規矩。我就把敦煌大德、敦煌寫僧、敦煌寺觀全部摘錄下來，

讓研究敦煌的人，根據我的摘錄，推測其他沒有著錄的卷子

的時代。從哪個經生寫的，可以知道這是哪個時代的卷子；

從某個經典有這個人名字，可以知道它是甚麼時候寫的；這

個經典是哪個廟宇的，只要看看這個廟宇的相同經典，就知

道了，等等。所以，現在研究卷子的人，都可以利用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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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做工作。這種校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工具性的東西，要

稍稍多講幾句。編工具書這件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

不可，可惜有些學人不大看得起工具書和編工具書的工作。

回憶我的老師王國維先生，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

關的工具書。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編成了《宋代金文著錄

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講金

文的書全部著錄了。他研究宋元戲曲，先做了個《曲錄》，

把宋元所有的戲曲抄錄下來，編成一書。所以，他研究起

來，就曉得宋元戲曲有些甚麼東西，哪個戲最早，哪個戲最

晚，哪個戲同哪個戲的關係怎樣，歷史關係怎樣，地理關係

怎樣，人物關係怎樣，等等，都清清楚楚。他的《宋元戲曲

史》雖然是薄薄的一本書，但是，至今已成為不可磨滅的著

作。因為他的東西點點滴滴都是有詳細根據的。所以，我也

喜歡做工具書，我不怕人家笑話我：你這個專家為甚麼編工

具書，做一個編工具書的人呢？我並不以此為恥，反而認為

做工具書是我們每個學人應當負起的責任。如果我們每個學

人都負起責任來做一些工具書的話，那麼，好些工具書都可

以及早做出來了。舉一兩個例子，顧頡剛先生在燕京大學教

書，領着許多年輕同志做引得。這些引得，把某書的某個問

題完完整整地顯示了出來，我們現在都深得這八十一種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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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便。我研究《楚辭》，也做了一個引得，因此，《楚辭》的

每一個字共出現過幾次，也是清清楚楚的。研究起來，把有

關的全部很方便地找齊，《楚辭》裡邊的這個字，總共有幾個

意思，哪個是本義，哪些是後來變義，都可以辨得清清楚楚。

所以，工具書是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做的，直到現在，我做工

具書的興趣也不減弱，甚至有許多東西，我乾脆就抄錄人家

現成的。譬如我有一份劉師培先生著作的書目，就是把他做

的書、文章，一條一條地抄錄下來的。我要是做起文章來，

就把劉師培先生這個東西翻開一看，材料都在一起，就拿下

來了。所以，工具書是一定要做的，現在的情況，是太少了。

在我們研究所裡，要提倡這種風氣，每人都要爭取做一兩本

工具書。你是研究《周禮》的，就做《周禮》的工具書；你是

研究《尚書》的，就做《尚書》的工具書。這些東西也是我研

究敦煌學的基礎，是我研究整個學問的一個極好的基礎。我

的書桌上，書目一大堆，大概有一尺多高，都是我自己抄的，

雖然它不是真正的敦煌學研究，但是，我研究敦煌學是確確

實實這樣做的。譬如《瀛涯敦煌韻輯》這本書，寫好以後，我

把它分類摘抄，反切抄一個，小韻抄一個，大韻抄一個⋯⋯

抄了五六種。不久前來了一個進修生，要讀《廣韻》，我就把

這一套東西給他利用，結果把《廣韻》讀通了，也是靠工具書。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009

我的關於敦煌卷子的校錄，大概有如下幾種：一種是對

經典的校錄，以《詩經》、《尚書》為最多。關於《詩經》和《尚

書》的校錄，我差不多完整了，所有敦煌卷子都收在裡頭了。

我的《詩經》校錄，武漢大學有位教授要，我就抄給他了。

他根據這個寫了一本書，叫《鄭康成毛詩箋》，所以說，這個

東西是有用處的。《尚書》校錄，我仍在做，要努力做成的。

除了《詩經》、《尚書》而外，我還有《春秋左氏傳》、《周禮》、

《禮記》等校錄，看來不能再繼續了，沒有這份精力了。

第二種是諸子的校錄，集中力量搞《老子道德經》。所

有敦煌《老子道德經》的卷子都抄錄完整了，並且已經寫成

一篇兩萬字的論文，題為《〈老子道德經〉的研究》。關於《道

德經》，下面還要講，這裡先提兩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件

是關於書名。《道德經》是現在的名稱，幾年前在山東銀雀

山發現漢初寫本，不叫《道德經》，而叫《德道經》，倒轉過

來說的。這是一個大寶，我的一個朋友得知以後，高興得

很，寫信告訴我。我說在敦煌卷子裡已經發現了同樣的情

況。第二件是關於字數。據《史記》說，《道德經》是五千

言。不少敦煌的《道德經》卷子，每章標有字數，合起來為

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僅差一字。有人說應當是五千零幾十個

字，那麼，太史公講五千言的可靠成分到底在哪裡呢？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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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靠得住的成分是百分之九十五，靠不住的是五千多倆字還

是少倆字。可見，敦煌卷子可以證明史書的記載，這些都是

很有趣味的東西，研究古籍的人遇到這樣問題高興得很，所

以，我做校錄是比較用力的。

第三種是《道德經》以外的道家經書。佛教有個《大藏

經》，是把佛教經典匯集起來的大書，故叫「大藏」。杭州大

學有過一部《嘉興藏》，是在嘉興刻的，這是最了不起的《大

藏經》，兩三年前被中國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調走了。這部書，

據我所知，在全國只有三個完整的本子，其他都殘了。這部

書是明末人刻的，先在南京刻，後來在蘇州刻，最後在浙江

完成，所以，取名叫《嘉興藏》，本名叫《徑山藏》，俗稱《嘉

興藏》，其雕版大概早就毀掉了。道教也有類似的書，宋代

開寶年間刻過一部道家的藏經，稱《道藏》。《道藏》收的

藏經，當然分量也很多，但是，我在敦煌卷子裡邊，細細地

找，發現有《道藏》還沒有刻過的道經，就此做了一篇文章，

叫《敦煌本道教佚經考》，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校錄工作

只是初步的，我對道教並沒有研究，只是校錄，校出了這篇

文章，成為大家重視的東西，也是我做校錄工作中自己比較

滿意的東西。此外，還有韻書的校錄，我用了四個本子：一

本是拍攝的照片，一本是抄錄的內容，一本是寫的提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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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做了框格。韻書校錄是我最早完成的敦煌學研究工作，

匯集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這部大書。校錄中有很

多很有意思的問題，如韻書卷子中有一卷，就是王仁昫那一

卷，一個地方有一點胭脂，我很奇怪：為甚麼卷子上會有胭

脂呢？問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我看過的卷子大概有六千

多卷，沒有發現第二個有胭脂的卷子。那時我在四川三台，

和我愛人是兩張桌子兩塊硯，她講：這個東西是否有道理。

從此我就注意了。翻了唐宋以來許多人的書，發現唐代宋代

明代都有一個傳說，說唐代長安有位女仙人，叫做吳彩鸞，

每天晚上都要抄一部韻書，拿去賣給赴考的讀書人，所以，

吳彩鸞抄過若干部韻書。這番話假若是一個人寫的，也不足

為奇，但是，唐宋兩代人都寫，就連一生說話忠厚老實的歐

陽修，在他的《歸田錄》裡也說了這件事，就是說，他也相信

這一傳說。我認為有些道理，然後回想到這個卷子可能就是

吳彩鸞抄的。於是，我着手研究為甚麼會有這個故事。我研

究了唐代讀書人的風氣、唐代婦女的風俗習慣、唐代的考試

制度，等等，寫成一篇論文，就叫《吳彩鸞書切韻事辯》。大

意是這樣：唐代婦女的性格不像宋以後婦女那樣軟弱，倒是

很精明強幹的，肯定有這樣一部分人，幫助丈夫出去考試，

寫一部韻書給他帶去。唐代人考試一定要做詩，做詩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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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長律，做長律背不了那麼多的韻，要家裡人幫他寫一部韻

書，帶着進考場。所以，並不是說她每天晚上寫一部韻書，

每天晚上寫一部韻書是文人好奇，故意擴充的，而是說有一

個女人。這個卷子的字像女人筆跡，非常秀麗，不是男人手

筆。唐代寫經人很多，三萬卷都是男人寫的，都是和尚道士

寫的，只有這個卷子是女人筆調。所以，我就肯定這件事情

是有的，不過，唐代人喜歡吹牛，所以，唐代傳奇把稀奇古

怪的故事傳給大家，那時風氣如此。確實有一個婦女寫了這

樣一部韻書，給了丈夫去考試，流傳下來就成為「女仙」。

這件事情可以說明：我們每研究一樣東西，一定會牽涉到若

干問題。在我們文化史上要有一點發現是不容易的。抓住

一個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輩子工作。我有一位年輕朋友，讓

我給他選一個卷子，他研究了三十年，還不敢肯定。這個卷

子是說一個廟子裡的經濟，今天某佃戶借了幾升米，若干年

以後，這個人還了好多米；某人又借了多少銀子，後來又怎

樣⋯⋯就是這樣一批賬目。我叫他去研究唐代寺院經濟同整

個社會經濟的關係，他寫成了一篇論文，比較草率。我說你

很多東西還不了解：你了解唐代的僧祇律嗎？你了解唐代寺

院裡的田地是不納稅的嗎？他又從頭到尾翻「兩唐書」，花了

兩年半的工夫，文章作了修改，結果還有較大的欠缺。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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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而外，你還沒有比較，應該拿這篇文章同其他材料作比

較。現在仍在修改中。所以，我們在文化史上做一件對我們

文化有所幫助的事情，真是不容易。真正要做好這樣一篇文

章，要花一輩子的精力。假如把這篇文章做好了，唐代整個

經濟制度裡邊最重要的經濟組織部門也研究清楚了，這就是

對我們文化史的大貢獻。向達先生寫成《唐代長安與西域文

明》這部書，我很讚賞。後來，給他提了個意見，他也回了

信。我說：你的書好得不得了，但是，我希望你在這裡邊選

兩個突破前人的問題，深入研究，使第二個人不能在你這上

面添加一分材料，這樣的文章寫上兩三篇就夠了。他對我的

意見非常贊同，他說：那麼，你看我這本書還是本通俗書。

我說我不敢說是通俗書，但是，我們更需要你做更詳盡更精

深的一兩篇文章，我們沒有第二個人能反駁你了，文章就算

做到底了。

我研究敦煌學是如何開始的呢？七七事變的前兩天，

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過偽滿洲國回到北京。我是逃出來

的，那時候許多朋友勸我不要走這條路，和我同路的人有一

個遇害了，我還好，總算冒險回來了。不過我帶回來的東西

在滿洲里被日本人全部拿走了。幸而關於敦煌學的這部分材

料以及許多考古學的材料沒有帶在身邊，而是由一個公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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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寄回來的。到北京後，本來準備在北方教書，但是，情況

不對，老朋友都勸我到南方來。就在我離京到天津的那天，

盧溝橋事變發生了。天津站的站長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我

趕快走，說這兩天天津也要發生事情。因此，我趕快到南方

來，不幾天，果然盧溝橋事變又發展了，上海也開始抵抗了。

於是，我帶着從法國運回來的書和照片，在蘇州一個小旅館

裡，做起校書工作來。這與我搞敦煌學以及後來的發展很有

關係，在當時條件下，這是我搞敦煌學的一個試驗。我用國

外所得的敦煌材料，同國內已發表的校對。第一件工作是校

對劉半農先生的《敦煌掇瑣》，對校的結果，使我無法繼續

下去。劉先生這部書原是中央研究院刻的，錯誤很多，僅 S. 

2011卷，即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一種，全卷共一千一百

行字左右，可是，我校出來的錯誤竟有二千四百條之多。校

完此書以後，我打定主意，將敦煌卷子裡的韻書部分進行全

面整理，這是我研究敦煌學的第一件工作。東北大學從北京

搬到西安，我跟到西安；後來又從西安搬到四川，我又跟到

四川。《瀛涯敦煌韻輯》的稿子就是在那裡搞出來的，花了

整整三年的工夫。全書分二十四卷，是鄭振鐸先生給我印

的，他當時是上海出版公司的老闆。我花了三年工夫，得到

的收穫是甚麼呢？我發現近來所有研究中國古代韻書的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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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都用《廣韻》這部書，原來《廣韻》以前的韻書都亡佚了。

我這部書剛好填補這個空白。

與此同時，我又寫成一本《敦煌志》，由於分量太大，沒

法印出來。後來將總論部分改寫成白話，單獨出版，書名就

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這是我最早的成書，而《韻

輯》是第二本。《敦煌志》除了總論以外，多已散失。為甚麼

呢？我在西安時，把文稿寄往成都，不久就得到郵局通知，

說有一條船在漢口至重慶之間，被日本飛機炸了。我寄出的

文稿也蒙受大難，餵了魚。後來我把留下來的零零碎碎的稿

子匯集起來，收在《敦煌學論文集》中。《敦煌志》雖然早損

了，可是，我至今念念不忘，因為它收集了敦煌卷子中關於

文學方面的卷子（包括詞、變文）以及歷史材料、社會材料，

是很費了一點工夫的。抗戰勝利後，我到了上海，才看到日

本大谷光瑞編的《敦煌文集》，覺得可補的東西太多了，所

以，更惋惜《敦煌志》的亡佚了。將來有機會，我可能再補，

但是，看看現在的身體，恐怕不大可能了，因此，希望別的

同志能把這個東西補起來。體例、規格，都存在於我的心裡，

假使哪位同志願意做這個工作，我把我的規格告訴他，我的

材料也可以提供出來。

《敦煌學論文集》又是一本甚麼樣的書呢？此書共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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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十八篇，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就可以出版。集中

收集了我所有關於敦煌學的文章，其中不少是專門研究，也

有作為工具書性質的文章。譬如《敦煌學私議》，就是關於研

究敦煌學的詳細規劃。「三錄」即敦煌高僧的《名字錄》、敦

煌抄卷子人的《名字錄》和敦煌的《寺觀錄》，根據「三錄」，

可以核對全部的敦煌材料。譬如根據人名可以斷定卷子的時

代；根據廟子的名字，可以看出這個廟子在甚麼年代存在；

看見寫僧的名字，也就知道這個寫僧是哪個時代的。所以，

「三錄」可以幫助我們給卷子斷時代。我們研究學問的第一件

主要事情就是要弄清楚研究對象的時代，不然的話，這個東

西研究出來，還可能有問題。《正俗字譜》說明在唐以前的韻

書就有正、俗字了。將來我們搞文字學，可以根據這個字譜

來分辨正字和俗字。《敦煌學論文集》裡，至少有五分之一是

這些工具書性質的文章。我可能還沒有做完，因為我當時得

到的卷子只有倫敦、巴黎和柏林這三個地方的收藏品，至於

日本和蘇聯的卷子，我都沒有見到。那麼，將來研究日本、

蘇聯乃至其他別的地方的卷子，也可以參考我的這些文章。

這個集子裡專題性的研究文章約分兩種：一種是關於韻

書的考證；另一種是關於歷史材料的研究。後者重要的文章

有四篇，簡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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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講敦煌王張議潮父子的事跡的。我根據唐代的

資料及近代人的研究成果，替他們作了一個詳細的傳。

第二篇是關於敦煌王曹家幾代人事跡的。我也替他們作

了一個詳細的傳，而且還列了一個世系表。

這兩個家族確實在我國歷史上起過一定的作用。他們在

我國的西北地區，同周圍的兄弟民族接觸甚多，在唐五代，

中原沒有受到甚麼干擾，可能與張、曹兩家在敦煌那個地方

看守大門有關。同我們的歷史文化有這樣大的關係的兩大家

族，應該詳細給他們寫傳。

第三篇文章是《補〈五代史．方技傳〉》。關於科學的史

料，敦煌卷子裡極少，不過，也發現了幾個「曆」。敦煌這個

地方原來是自己頒曆的，它有一個特殊的曆法，作者叫翟奉

達。我認為他是個了不得的人，於是就寫了這篇文章。寫成

後，聽說向達先生也在寫這個人，於是，與他通信，問他是

怎麼寫的。原來他是根據翟奉達的歷史，來考證敦煌這個地

方同翟有關係的人士以及當時的社會情況的。關於曆書，雖

然也說了一點，但是，沒有我這樣完整，所以，我們兩人是

可以互相補充的。我的文章，他想要，我就給他看了，結果

佚失了。我很想恢復這篇文章，可是，老底子只有一些卡片，

「文革」中又幾乎損失殆盡。為了寫成這篇文章，我曾翻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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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的若干曆書、史書，從而發現翟氏編著的曆書是很

有特點的，以至宋代以後的曆書都吸收了它的成果，故而，

在中國文化史上，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努力補

寫了出來。

第四篇是關於文學的。在敦煌洞窟中發現了南朝宋代和

尚智騫的一個殘卷，他是用楚國的語音來讀《楚辭》的，因

而，他的這個卷子在國內成了大家注意的東西。最早研究它

的是王重民先生，不過他只寫了敘錄，沒有怎麼深入。深入

的是聞一多與周祖謨兩位先生，他們兩位的文章，當時我沒

有見到，到了解放以後，來到杭州，才看到。不過以前我雖

沒有讀過聞先生的文章，但是，他給我講過。那時，他在西

南聯大，我也在昆明。我的文章，他看過以後不大愉快，為

甚麼呢？因為我的話同他的話許多是矛盾的，不過，他還是

說：好吧！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現在看來，聞一多先生的

文章自有他的長處，他寫的東西有我沒有說到的，但是，我

也有我的是非，因此，這篇文章我保留下來了。四年前，《社

會科學》雜誌創刊號登了我這篇文章，編輯加了按語，說我這

篇文章提出了三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我以為還有一個重

要問題，他們沒有講到，那就是智騫的這個東西，在唐以前

被認為是個了不得的東西，吹得太高了。聞、周二先生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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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這樣認為的，而我不但沒有這樣認為，反而幾乎否定它。

這不是甚麼創見，只是這個東西在做書的體例上給了我們很

大的啟發，同時又是我們後來研究《楚辭》的重要參考書。在

這本書以前，人們都是以儒家的立場和觀點來讀《楚辭》的，

到了智騫，他採用不同的學說，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

奇奇怪怪的書拉來證《楚辭》，從而，在《楚辭》研究上形成了

一個流派。關於這一點，《社會科學》的編輯同志沒有講到。

關於韻書，我的《瀛涯敦煌韻輯》有一篇文章，叫《切韻

系統》，現在把它抽出來，收進《敦煌學論文集》。這篇文章

說明了一點：我國已經亡佚了的《切韻》，在敦煌卷子中發現

了，而且有幾個卷子就是陸法言原書的抄本。這在研究聲韻

上是很重要的歷史材料。不過，這部《韻輯》發表快三十年

了，國內卻很少響應，國外雖然有人響應，可是，也沒有人

像我這樣重視它。我寫好這部書以後，拿它同《廣韻》核對，

得出一個結論：《廣韻》這部書是宋人雜採唐代諸家的學說湊

成的，因此，其系統性和科學性都是不夠的。說這個話是有

點大膽的，因為有人迷信《廣韻》這部書，可能會引出大的

爭論來。那很好嘛，要是我失敗了，那就肯定《廣韻》是了

不得的書；要是我勝利了，那就說明我這部書是有用的。我

有個脾氣，就是我的學說希望有人反對，不希望人們完全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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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反對不了我，我就成立了；反對了，你成立，這樣學術

上就有了一個定論。以上就是我的《敦煌學論文集》的簡介，

它是我研究敦煌學的第三本書。

第四本書是《老子道德經卷子的研究》。關於《老子》的

卷子，我看到的幾乎可以說完整了，日本和德國都沒有這個

卷子，只有法國和英國有。頂好的卷子是伯希和拿走的，伯

希和這個人對漢學的研究很深，所以，他拿去的卷子都是非

常精緻的。我對他很討厭，但是，又佩服他。為甚麼呢？他

治學很嚴謹，書也讀得很多。有一張他盜竊藏經洞的卷子時

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裡，面對許多經卷，正在蠟燭光下一

件件地翻檢⋯⋯他告訴我，他拿去的卷子在所有敦煌卷子裡

幾乎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們今天研究敦煌卷子應該以在巴

黎的卷子為基礎。過去說這話是要招大禍的。

敦煌卷子的紙質、墨色、寫的情況都有很大的差別。

《道德經》卷子的紙幾乎都是非常講究的，特別加工過的，紙

質硬實，至今一千多年了，拿出來還會發出吭喳吭喳的金石

聲。並且，每一個字都寫得好，我們後來的一些字帖，就採

用敦煌的《老子道德經》卷子的。佛教經典的卷子後面不一

定有甚麼了不得的寫僧的名字，而《道德經》卷後的寫僧都

是有名的，甚至有幾個是高僧。這是件很特別的事情，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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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寫《道德經》，而且是在唐代儒、釋、道三教鬥爭很嚴重的

時候。其實，也不足為奇，因為唐代帝王自稱是老子之後，

關於這一問題，今天暫且不去論是非。但是，唐代帝王尊崇

老子，會不會影響當時的寺廟呢？會不會引出一些捧場的和

尚來抄《道德經》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因此，《道德經》的

卷子抄得極好，校勘得非常認真，如果一個字有點小毛病，

就用黃顏料把它塗掉並改正過來。除了儒經中有時有這個現

象外，其餘的經卷都是沒有的。《道德經》的卷子數量不多。

在敦煌也發現了其他道家經典，就寫得馬虎了。譬如《莊子》

在六朝以後，常與《道德經》一起，而被稱為《南華經》，就

沒有《道德經》寫得好，紙差，字也差，校勘也差。《道德經》

寫得最好，除了上面所講的外，大概還有以下的原因。唐太

宗以後，道家的勢力慢慢地大起來了，佛教內部腐朽的東西

也越來越多，許多廟子裡養起兵和娼妓來了。和尚驕橫跋扈

的情況，在唐代的文獻中屢見不鮮，而道家卻少見。道家興

起之後，絕對禁止這些東西，因此，民間對它的信仰還在，

而對佛教的信仰則大大地減少了。這時，佛、道互相敵視，

互相攻擊。其實道教有許多是抄佛經的，其目的是讓民間知

道，佛教的那一套，我道教也有，從而勸大家不要相信佛教。

到了五代末期，道教大興，因而，當時《道德經》寫得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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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自身的情況也是有關係的。

還有兩項研究成果，也簡要地說一說。一項是關於儒家

經典的輯錄與研究，我把重點放在《尚書》和《詩經》這兩部

書上。《詩經》的研究在我的《敦煌學論文集》裡已有了一個

提要。大體說來，現在所傳的《詩經》，同敦煌本的《詩經》

有很大出入。現在傳世的本子收集了其他所有注家的注，使

《詩經》好讀一點；而敦煌本在語法上似乎不大相同，文字

也很有差別。傳世的《詩經》頂早可能是宋代的刻本，可能

是經過宋人修改過的，而敦煌本的《詩經》和《尚書》的許多

字比我們現在傳世的本子好。但是，好儘管好，卻不通俗。

宋代人讀《詩經》和《尚書》，可能看到原先的刻本，以為字

太艱澀，便改為通俗字。這樣一改就糟了。因此，我們可以

根據敦煌卷子的《尚書》和《詩經》來校對我們現在所傳的本

子，這當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尚書》、《詩經》的敦煌卷

子，國內學術界要的人很多，我有工夫就抄一點給他們，《詩

經》卷子，抄給黃焯，《尚書》卷子抄給顧頡剛。但是，現在

看到的顧先生關於《尚書》的論著，卻沒有引用，大概是篇幅

所限的原因吧。將來我有精力，要填補這個空白的，假使精

力不濟，也要指導一個學生替我做下去。

另一項是《莫高窟年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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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七十萬字的稿子，前面還有兩百多幅圖片，都是莫高窟

最重要的圖片。底稿是用毛筆寫的，寫得規規矩矩，如果哪

個規模大一點的圖書館要的話，我就送給他們作藏書，因為

我自己也沒法子保存。這本書我原來打算把敦煌卷子裡有年

代可考的，按年代編排。這樣一來就能很好地看出各個時代

的風氣，看出各個時代對不同經典的重視情況。譬如在唐明

皇時，《金剛經》、《金光明最勝王經》是特別重要的，而它們

在別的時代就不大重要了。這是我寫這部書的目的之一。另

一個目的是，把中國歷史上同宗教有關係的材料補進去。譬

如唐明皇時，儒、釋、道三家是如何鬥爭的？我把歷史上有

關的材料找出來，附在唐明皇時代的敦煌卷子後面。如唐明

皇自己給《金剛經》加注，給《孝經》加注，給《道德經》加

注，顯然是想調和儒、釋、道三家，讓全國在他的調和思想

下安定下來。這些歷史材料，我都附在有關的敦煌卷子後

面。又如有一個卷子是王羲之那個時代的，於是，我就把王

羲之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跡以及他寫的《蘭亭序》都抄錄出

來，附在這個卷子的後面。又如某個卷子說某一時代頒佈了

僧祇律，就在它的後面把僧祇律的詳細內容附上。又如某一

個卷子為一個日本人詳細考證過，我就把這些考證文章翻譯

過來，附在這些卷子的底下。這樣一來，所附的材料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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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對了解中國的文化史是很有幫助的。但後來出版社的同

志認為太複雜了，為了簡便起見，於是就把這些附錄全刪掉

了，只剩下一些敦煌卷子。《莫高窟年表》也就只有骨架，沒

血沒肉了，書名也只得改成《莫高窟資料編年》。那些被刪掉

的附錄，全部毀掉了。「文革」中，幾次被抄家，連稿子也抄

走了，看來恢復原樣已經不可能了。現在我把這個被刪的殘

本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即可出版。這本書現在只有一

個用處，即作為工具書來用。不過用它時，要先查索引，看

看有沒有你要查的東西，然後再看看我的文字，這樣一來，

這一缺陷就可以彌補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幫我印出來，我

得感謝出版社對學術的關切。

總之，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這麼幾點，沒有甚麼了不得

的，比起我的同輩向達、王重民先生來，我不及；比起我的

老師王國維、陳寅恪先生來，相差更遠了。我這一生最大的

缺點就是東一鎯頭西一棒子，撒得太開，到現在，我已經不

大可能收拾了。不過好在我們的國家現在事事都向前走，

將來的敦煌學肯定是有希望的。我現在只不過是一匹識途老

馬，這匹老馬已經不能載重了，但是，這條路我曾經走過一

段，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條路怎樣走，怎樣爬山、涉

水啦⋯⋯我力所能及的大概就這一點了。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025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本講擬從歷史發展角度來談一談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

的價值。這個問題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大段：第一大段是唐代

以前，第二大段到唐代為止。唐以後不講了。重點講印度文

化同中國文化的關係，如印度哲學到中國來以後，給中國文

化一些甚麼影響，中國文化受了印度思想影響之後，成了一

個甚麼樣的局面，等等。

我認為中國文化史上有過三次大變化、三個時期。第一

是春秋時代。從考古學上看，關於夏商周的歷史記載差不多

是比較正確的，夏商周三代一脈相承的文化到春秋結了一個

穴。主要原因是夏商兩代文化剛剛進入半文明社會，而它的

發展是以黃河流域為基礎的。這個黃河流域西起現在的新

疆、青海、西藏，東到現在的山東、河北。周家本來是西方

民族去的，它同夏家是有關係的，可能夏家是一個靠北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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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點，就是現在陝西、甘肅之間的民族。周這個民族就是

陝西、甘肅之間的民族向東走的，到東方來之後，同殷民族

交鋒了，殷民族是東方民族。周家本身以夏文化為基礎，吸

收了殷文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尚書》中箕子為武王稱《洪

範》，這是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影子。我只能說影子，因為

《洪範》有好多成分是真的，好多成分是假的，還不能斷定，

但確實是一個影子。《洪範》這篇文章把殷家的乃至於夏家

的整個文化的重點幾乎都說出來了。周家以後的文化大體根

據《洪範》來，不過周人也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特點是甚麼

呢？原來周文化總結了夏文化之後，承認我們人同自然的關

係，並在人的關係上固定下來，它就是宗法。周家以前無所

謂宗法社會，而是氏族社會，或氏族社會的早期。周家把宗

法社會定下來了。宗法社會有兩個很重要的連鎖反應，它們

又是統一的。一個是傳子，即傳嫡長為賢的繼承問題，一個

是財產遺傳問題。夏商兩代沒有這兩個問題。父親死後，

王位一定傳給兒子，而且一定是長子，只有母親是王后，才

能繼王位，假如母親是妾，就是第一個生下來也不行。以天

命關係定王位繼承，繼承以後，不管你是甚麼樣人，好的，

天下也算你的；壞的，天下也算你的。這樣一來，家庭內部

沒有糾紛，國家也初步可以安定。譬如武王得了天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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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成王，成王是個小孩子。國家初年紛亂得不得了，幸好

周公把着他的關，所以後人說周家這些宗法制度的完成、政

治制度的完成都靠周公。很可能他參加過重要意見。即使殷

家的降虜同周家的不肖子孫勾結起來謀王位，也搞不下去。

為甚麼會勾結起來搞呢？就是夏商兩代並不一定傳嫡立長，

哪個有本事就哪個上來做。但是，周家只要你是嫡子，即使

不肖之子也傳給你。王位定了，內部無所爭。王位定了，

國家的財產歸了你，所謂「家天下」。這個制度，在中國歷

史上形成了幾千年來不變的局面。連周家分封的諸侯也是

這個制度，國家成了天下的共主，叫大宗，諸侯成了小宗。

但是諸侯在他的國家內，又可以自立為大宗，他的大夫便成

了小宗；大夫要是有本事，得了封邑，也可以成為封邑裡的

大宗。層層下達，把天下統一在血統關係上，別人不能驚擾

它。在中國歷史上，周家天下最久遠，同它有很大關係。在

這個情況下，慢慢形成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

等。各人搞各人的，每個人都在周家制度下找一條路子走。

宗法制度對民間風俗的影響大得不得了，一個父親把家當掙

了起來，假如有三個五個兒子在那裡爭吵，是不得了的。所

以國家宗法制度行到民間來之後，成了民間風俗的樣本。總

結這個歷史過程是在春秋，春秋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孔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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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個儒家，一個道家，把中國文化吸收在他們的學說

裡。孔子提倡人倫，即五倫，老子宣揚「毋爭」。「毋爭」對

人們有很大的影響。老子時代正是春秋戰國爭執得最厲害的

時候，所以，老子提出不要爭，以柔弱為做人的基本，以不

爭為做人的方法，來求得安定。孔子把宗法制度總結成儒家

的人倫制度，形成儒家的道德範疇，它以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的名分做基礎來安定社會。封建統治階級很自然地吸取

儒家思想，使它成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道家思想則被一

些成年人奉為一生行事的規範。這兩個思想構成了中國文化

的兩個最大的思想體系。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儒家發展到漢代更盛了，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統

一天下和漢武帝罷黜百家。所以，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之後，紛雜的思想不講了，漢家從高祖起強調以孝治天下，

這兩個東西成了漢代立國的根本。這兩個東西調和下來之

後，成為漢家的主要政治措施，也是民風的趨向。到了漢武

帝以後，突然發生了一種反面思想，就是昭、宣、元、成之

後突然間有所謂今文之學出現。原來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

百家之學在朝廷站不住腳了，全部逃到民間去躲藏起來，根

據他們今文家的傳說寫了許多書，即所謂讖緯之學。讖緯之

學大大興盛，幾乎把高祖所定的規模全部搞掉。但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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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支持下，已經大大發展，而儒家經典也已普及全國。

因此，儒生起來同今文家鬥爭。今文家自己也說得自孔子，

不過，他們自己也承認，孔子說的關於國家政令的東西，他

們沒有看見。從此，今古文鬥爭開始。倒也奇怪，武帝以後，

尤其在宣帝時，漸漸地黃老之說出來了。道家清虛自守，於

是，做皇帝的也清虛自守，讓天下安安靜靜地過太平日子。

今文家同道家有許多地方相類似，是否偷了道家學說，我不

敢斷定。今文家從天文、宗教、迷信等許多方面來籠絡人

心，並且在昭、宣時期幾乎達到了目的，但是，勢力還不大。

所以，等到光武起來以後，反對讖緯之學，今文學垮了，然

後古文學興起來了。漢家政治思想、民間思想仍然恢復到儒

家的人倫制度去。到這個時候要變了，東漢時期，佛教已進

入中國，漸漸地中國士大夫和民間受到很大影響。但是初來

的並不是釋迦牟尼的真宗教，而是印度老的宗教，他們用各

種方法宣傳佛教。漢代讀書人尊重老子，所以，漢末、魏晉

之間，道家學說大盛。嵇康、阮籍不用說，甚至謝靈運、陶

淵明也有道家思想。但是佛教學理還沒有廣泛地傳進中國

來，最重要的經典也沒有完全進來。這時候，有位平陽人，

是山西平陽，不是浙江平陽，叫法顯，是個和尚，俗姓龔。

他同另外兩個人到印度取經，成為中國第一個到印度取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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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前後大概八九年，回國後，寫了一部《佛國記》。這

是一部世界上關於旅遊的最早最大的書，可惜亡佚了。他把

印度的戒律《摩訶僧祇律》翻譯了出來。印度哲學分三大部

分：經、論和戒律，戒律就是講怎樣修養自己，到唐代就成

了十戒，中國從此有了戒律。於是北方和尚，每個人都學戒

律，成為高僧大德，品德極高。這裡有段插曲：法顯坐船回

國，被漂到美洲，到了墨西哥，所以是中國法顯第一次發現

美洲，並不是哥倫布。他發現美洲之後，一看不是中國，就

坐船回來了。這件事，《佛國記》裡有，然而記得不詳細。現

在，墨西哥發現了很多法顯所留下的遺跡，法國人研究得最

精細，我們中國還沒有人研究。日本也在研究。有本《西遊

記》，過去商務印書館把它譯了出來，現在買不着了。要是

在舊書店裡看到了，趕快買，這本書同中國文化的關係太重

要了。他發現美洲以後，美洲才開發出來。現在墨西哥的許

多民情風俗，與我國近似，這是法顯起了作用的。他把中國

文化帶到美洲去。這是插話。也是從法顯開始，中國到印度

取經的人慢慢地多了，印度的大德、大僧也不斷地到中國來

了，大的經典也帶來了。中間關係最大，唐代不說，唐以前

應該是鳩摩羅什，又叫什公、羅公。他來中國以後，中國才

有三論宗的東西，所謂三論宗即是講《十二門論》、《百論》




